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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日益紧密，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广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

成为了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前沿阵地。本研究旨在探讨广西发挥区位优势与东盟职业教育开展合

作，双方及多方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未来与东盟国家职业教

育进一步合作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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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es-
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uangxi,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ol-
icy advantages, has become the forefront of China 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Guangxi in leveraging its ge-
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cooperate with 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in the process of 
bilateral and multi-par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ill 
be propos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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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SEAN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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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升级，广西的职业教

育抓住了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于这一国家战略，通过建立和完善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不仅促进了区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提升了当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此外，广西还成功举办了

多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并成立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重要平台，这些举措不

仅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也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合作机制的内涵 

机制具有“规则、指挥、管辖”等意思。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有效

的、有序的关系，它涉及不同的子系统、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调节等过程[1]。“合作”一

词在《辞海》的解释中认为，合作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参与者之间要有共同的

目标、相近的认识、协调的活动、一定的信用等[2]。针对“合作”的内涵，国外学者给出了一些看法。

美国霍司·李斯认为“合作”就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实现，把各组织的资源、信息、权利、兴趣和利益

进行再组织、再调整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有机体的过程[3]。美国弗里恩德和库克则认为“人际间的合作是

建立在至少两个相互平等的当事方之间的基础上直接互动，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而自愿地参

与共同决策”[4]。 
本文将“合作机制”定义为：参与合作者在相互信任、互利共赢和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

则、程序以及必要的机构设置，来确保合作能够顺利进行并达成预定目标的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和方

法。 

3.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概况 

3.1. 政策支持 

2015 年，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5~2020 年)》，在文件中指出“开放办学，国际合作”，要充分发挥广西的地理位置优势，向东盟开

展职业教育输出计划，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在 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广

西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再一次提出要充分发挥广西的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开创职业教育对外开

放新格局，鼓励企业走出去共建人才培养合作。 
2023 年，教育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印发的《推动产教集聚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职业教

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实施方案》中表示我国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能力显著增强，将建设多个中国–

东盟技术创新学院、多个现代工匠学院、升级论坛、搭建数字化平台等作为重点任务，共建中国与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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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协调一致的职业教育标准。 
正是这些政策文件的支持与引领，为中国–东盟的合作机制带来了全新机遇，并随着合作覆盖面积

的不断增大，双方合作的宝贵经验将为相互依赖条件下全球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更加深远的影响。  

3.2. 平台组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充分发挥了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优势，与东盟国家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依托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园”、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文莱–广西经济走廊等合作

平台，广西构建了跨区域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5]。 
2009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共识共建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广西是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

在中国主要分布的地区之一。在第一批的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承办单位名单中，广西的高校就占据

了四个。此外，广西的其他部分高校在国家相关部门的依托下建立了中国–东盟人才培训基地(中心)。根

据教育部、自治区政府印发的《推动产教集聚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实施方案》

及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等 4 个建设指导意见指出，

由广西的 10 个普通本科高等院校牵头建设具有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中国–东盟创新技术学院和 17 个现

代工匠学院，与东盟国家高校、企业或培训中心顺利合作，促进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3.3. 合作办学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便与越南开展合作，在广西桂林合作办学，共建越南育才学校，为越南

培养了无数技能人才。21 世纪以来，广西已与东南亚国家联合举办多次教育研讨活动，并且邀请了许多

东南亚国家高校学生参加活动[6]。 
目前，广西已有超过 20 所职业院校伴随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向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资源

[7]。例如，2016 年，由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2019 年，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在老挝建设中国–老挝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通过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

帮助当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和防治病虫害能力；2023 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的乌汶技术学院共

同建设中泰电力丝路学院、国际学生联合培养基地，开展国际学生联合培养、“中文 + 职业技能”的培

训等。 

4.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困境与挑战 

4.1. 广西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存在差异，职业教育合作层次和水平衔接容易出现错位。

广西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然而在工业上发展方面，与东盟一些国家如新加坡、

泰国相比，广西的工业化程度较低，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较弱。在产业结构方面，广西的产业以轻工业、

有色金属、化工、建材为主，并且正在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相比于东盟国家的

产业结构，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体，拥有强大的金融服务行业，而越南、柬埔寨等国则更

多依赖农业和低端制造业。这种在资源分配与利用上不对等的差异，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吸引力相

对薄弱，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充。因此合作过程中保障体系、院校保障体系、学生保障体系难以发挥

效力，最终影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链的深度衔接。 

4.2. 广西与东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国内与东盟各国的态度不谋而合。在马来西亚国家，人们普遍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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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培养对象并不是高层次技能人才，而是被普通教育筛选后的学生。尽管部分东盟

国家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但仍面临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难以充分适应发达经济体需

求的挑战，以及社会大众对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普遍偏低的现实难题。在众多教育选择中，我国的家长

与学生以普通教育作为首选，职业教育则作为备选或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除此之外，社会、企业对

职业技能证书的认可度普遍不高；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8]。职业

院校毕业生薪资待遇和职业生涯发展达不到预期也是人们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4.3. 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东盟的一些国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上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例如，马来西亚的职业教育

层次普遍性较低，其中 70%以上的毕业生处于 1 级和 2 级技能证书水平[9]，总体供资结构也不完全支持

职业教育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新兴行业和职业不断涌现，传统行业也在进行技术革新，

职业教育体系需要紧随市场需求的变化。然而，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往往滞后于这些变化，导

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例如，缅甸缺乏国家层面涵盖技能标准、教育教学方案、

教师队伍、管理队伍、设施设备等内容的全面质量保障体系，无法确保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满足当地劳动

力市场所需[10]。教育滞后性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东盟国家之中，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4.4. 各国语言文化不同、管理责权存在差异 

受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东盟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文莱、新加坡、菲律宾

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但其他东盟国家的学生在其教育中接触英语有限、英语水平不高，阻碍了区域间不

同国家交流的畅通[1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可能更需要适应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而职业教育在合

作中往往难以兼顾所有国家的文化特点。 
东盟各国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不尽相同。由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责的不同，导致各国在

职业教育管理部门、相关细则、实施和推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菲律宾在职业教育管理上是上级

部门统一管理，下级部门分权治理的特点，而老挝的职业教育则是与体育部、农林业、劳动与社会福利

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差异使得在合作过程中，双方需要进行大量的对接和协调工

作，增加了合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5.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对策分析 

由于东盟各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因其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不均以及各国

的语言、文化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相对应地面临着挑战。根据现

存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以下对策。 

5.1. 依据职业教育体系，实行分级合作模式 

由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为此导致东盟各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一。泰国、新加坡与马

来西亚国家已经建设较为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在与其合作时，学习借鉴发展变革的成功经

验，促进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引入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建立合

作机制时，应以高职高专层次合作为主，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样化高技

能人才。与职业教育发展较弱的国家如缅甸、老挝、柬埔寨合作时，以中职职业培训合作为导向，输出

我国职教师资、软硬件优质资源，利用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

开拓东盟职业教育市场[12]。发挥东盟各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各自优势与特色，分级合作模式够促使各国之

间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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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广西应加强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的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广西成为中国

与东盟国家交流互动的重要桥梁，为双方的教育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已有的教育合作基础上，

广西要加大相关的公派留学生奖学金与资助政策，加大其吸引力，促进双边及多边职业教育合作交流。

除此之外，借助职业教育论坛、教育联盟等合作平台举办访学交流，不断落实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合作

协议。发挥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中国–东盟数字教育合

作中心”等现有合作平台的作用[13]，增加中国–东盟职业院校的交流与对话。采用线下、线上结合的方

式，加强教师、学生的语言开发能力。线下通过举办语言文化节、语言角、语言交流比赛等活动，促进双

方教师、学生的语言交流，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线上开发在线语言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

和互动机会，方便教师、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语言学习。多主体协同开展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和教学能力。 

5.3. 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拥有一个健全的质量保障体系，是职业教育得以顺利长久发展的前提。首先，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实际需求、社会各界认可度，制定共同认可的职业资格标准，实现职业资格框架的互联互通(学历证

书 + 语言证书 + 技能证书)。其次，要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教育管理部门的有效对接以及通用资格标准

框架的建设，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行业技术标准、执业资格证书等与国际标准的对

接。最后，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信互认的“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对接标准框架，将职业技能与

学历等级建立连接，提高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认可度。合作双方要将相关机制进行统一整理、归并与集成，

以避免当前相关各种交流与合作机制碎片化和彼此相对封闭的现象发生[14]。 

5.4. 加强顶层设计，各部门职权分明 

完善合作保障措施，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政策支持。设立专项基金或争取多

方资金支持，为合作项目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教师和管理人才。建立合作项目评估和监督机制，定期对合作项目进行评估和反馈，

确保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教育部门作为教育行业的领头者，应统筹协调各类职业教育的规划和发展，而行业、企业则需要配

合教育部门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参与本行业职教的评估和督导，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的产教结合[15]。
劳动人事部门制定行业岗位标准、岗位规范，组织实施技能考核、考试及证书颁发等相关事宜[16]。每个

部门的职责都有了明确的划分，这有利于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可以防止由于多部门

共同管理而导致的职责重叠和分工不清，从而使其运作更加高效，降低管理成本。为更多行业专业搭建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职业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了保障途径。 

6. 结论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在合作上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双方、多方合作。同时，

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水平、语言文化、职业教育认可度、责权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开展合作交流的

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与挑战。为此中国(广西)在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上应实行分级合

作、加强双方文化交流、健全中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各部门权责分明等对策，优化中

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路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91


马炎梅，刘颖慧 
 

 

DOI: 10.12677/ae.2024.14112091 535 教育进展 
 

参考文献 
[1] 刘庆宇. 共建型大学附属学校合作机制的研究——以青岛市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青岛大学, 2023. 

[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Z]. 第 6 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862. 
[3] Rice, H.E. (2002) The Collaboration Proces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53, 

55-67. 
[4] Friend, M. and Cook, L. (1992) Interactions: Collaboration Skills for School Professionals. Longman, 5. 
[5] 黄日成. “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国际化发展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3(4): 70-75. 

[6] 黄艳芳, 覃小春. 广西与东盟国家高校合作办学的现状及展望[J]. 公关世界, 2022(6): 14-15. 

[7] 张雪翠, 王忠昌. 中国-东盟 30 年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回顾与展望[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6): 13-19.  

[8] 张俊青, 陈正振. 部省共建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初探[J]. 教育与职业, 2023(13): 99-104. 
[9] Ismail, A. and Abiddin, N.Z. (2014)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Ma-

laysia toward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19, 7-11. 
[10] 张菊霞. 动力、阻力与路径: 一体化背景下东盟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36): 79-85.  

[11] 张珣. 东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区域化发展: 进程、挑战与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6): 73-79. 

[12] 覃绍娇, 林丽.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 表征、根源及对策[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36): 68-75.  

[13] ASEAN (2021)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ifth ASEAN plus Three Education Ministers Meeting.  
https://aseanplusthree.asean.org/5th-apt-emm/  

[14]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6)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8.-March-2016-ASCC-Blueprint-2025.pdf  

[15] 李鹏. 嵌入性变革: 中国职业教育管理的历史、问题与反思[J]. 江苏高教, 2021(1): 110-115.  

[16] 李俊.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要素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 江苏高教, 2017(1): 85-8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91
https://aseanplusthree.asean.org/5th-apt-emm/
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8.-March-2016-ASCC-Blueprint-2025.pdf

	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Guangxi and ASEAN Countri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合作机制的内涵
	3.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概况
	3.1. 政策支持
	3.2. 平台组建
	3.3. 合作办学

	4.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困境与挑战
	4.1. 广西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4.2. 广西与东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4.3. 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4.4. 各国语言文化不同、管理责权存在差异

	5.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对策分析
	5.1. 依据职业教育体系，实行分级合作模式
	5.2. 广西应加强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的交流
	5.3. 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5.4. 加强顶层设计，各部门职权分明

	6. 结论
	参考文献

